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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 上 的 黄 忠 是 如 何 死去 ，我 说 不
准。但 小 说 《三 国 演 义 》里 的 黄 忠 ，却
是死 在 “不 服 老”这 三 个 字 上 。本 来 ，
刘备 伐 吴 之 时 ，他 已年 高 七 十五 ，自 不
必在 走 马 迎 敌 、破 阵 斩 将 上 与 关兴 、张
苞等 年 青 人 争 高 低。但 这 个 老 汉 却 固 执
得可 以 ，明 明 老 了 ，却 硬 是 要 声 称 ：“看
我斩 将 ，老 也 不 老！”结 果 呢？由 于 力
不从 心 ，落 了 个 中 箭 身 亡 ，血 洒 疆
场。

当然 ，诚如 俗 谚 所 说：“瓦罐 不 离
井边破 ，将 士 多 因 征 战 亡。”黄 忠 其
人，作 为 一 代 名 将 ，倒 也 可 以 说 是 死 得
其所 。但 问 题 是 他 完 全 可 以 不 死 ，也 完
全不 应 该 这 样 去死 。曹 操 《龟 虽 寿 》中
的名 句 “老 骥 伏 枥 ，志 在 千 里”，历 来
被不少 老 人 引 为 不 服 老 的 理 论 根据 。但

岂不 知 孟 德 此 语 ，实 际 上 却 是 在 劝 说 老
人要 有 自 知 之 明 ：老 骥 伏 枥 以 后 ，便 只
有跑 千 里 的 志 愿 ，而 无 有 跑 千 里 的 能 力 了 。
对这 样 一 个 道 理 ，黄 忠 显 然 是 一 窍 不 通 。他
明明 年 老 体 衰 ，气 力 不 济 ，走 马 舞 刀 ，已 不
能随 心 所 欲 了 ，却 偏 要 “横 刀 那 顾 头 颅 白”，
那结 果 ，又 怎 能 美 妙 ！

当然 ，我 这样 说 ，也 不 是 认 为 “人
老珠 黄 不 值 钱”，什 么 用 处 也 没 有 了 。
战国 时 ，楚 丘 先 生 求 见 颇 有 爱 才 养 士 美
名的 孟 尝 君 ，但 此 公 却 对 客 人 迎 头 泼 了
一桶 冷 水：“先 生 老 了 ，年 纪 大 了 ，记
性坏 了 ，来 见 我 做 什 么 呢？”好 个 楚 丘 ，
立即 回 答 道：“怎 么 能 说 我 老 呢？你
要让 我 投石 超 距 吗 ？让 我 追 车 赶 马 吗 ？
让我捕 麋 鹿 斗 虎 豹 吗 ？要 是 那 样 ，我 简
直等 于 已 经 死 了 ，何止 是 老 而 已 。如 果
让我 深 谋远 虑 ，让 我 帮 助 决 断 疑 难 ，让
我以 恰 当 的 言 辞 应 对 各 国 ，我 还 算 壮 年
嘛，有 什 么 老 ？”窃 以 为 ，这 位 楚 丘 先
生，便 是 颇 有 自 知 之 明 、颇 能 对 自 己 扬

长避 短 的 。由 此 又 想 到 黄 忠 ，倘 若 他 当
时能 有 楚 丘 那 样 的 明 确 认 识 ，在 服 老 的
前提 之 下 避 己 之 短 ，扬 己 之 长 ，不 再 坚
持去 一 线 跃 马 舞 刀 ，而 是 主 动 退 到 二 线
充当 顾 问 、参 谋 之 类 的 角 色 ，那 于 国 于

己，不 是 都 大 有 好 处 吗 ？
古人 黄 忠 的 不 服老 ，已 经 造 成 了 很 不 好 的

后果 。但 愿 今 日 的 老 同 志 ，当 服 老 时 应 服 老 ，高
高兴 兴 地 从 一 线 退下 来 ，以 避 己 之 短 ，从 而 好 在
二线 上 扬 己 之 长 ，努 力 为 四 化 建 设 发 挥 余 热 。

奖 （ 小 小说 ）

商县　京 夫

妻子：回 来 了 ？
丈夫：回 来了 。
妻子：怎么 样？
丈夫：什么 “怎 么

样”？
妻子今天下班后 ，

没有 去百 货大楼看新来
的商品 ，没有去电影院
看新片预告，没有去木
器店饱 眼福 ，没有……
她甚至提前半小时作完
活计，草草 收 拾 了 床
子、台子 ，一路小跑儿
回到 了摆设挤得满满荡
荡的家 ，一 口 气儿 在煤
饼炉上做了 四个菜。当
她从楼下的 小买铺提了
瓶“杜康”，前脚刚到
屋，丈夫便风尘仆仆地
回来 了。

丈夫 那 句 “什 么
‘ 怎么样 ’”，假装糊涂 ，
使她很恼火 ，这实在有

负她这阵儿的 操 劳 和 心 意。哼！他今天 倒 “人”
起来 了。

妻子 ：那么拿来？
丈夫 ：什么“拿来”？
妻子 ：奖金 呀 ！
丈夫 ：吃 了饭不行吗？
丈夫苦笑了。她看惯了他的这 种 笑。这种男

人，高兴的事、苦恼的 事全是一种笑相，这多 叫
人瞧不上眼！可是 ，笑，总是好事儿 ，特别 是这
阵，大约那个不会少。目前生产痒势起了，数 目
一定很可观，国家重视知识，别人看不起他，她
还把他当 宝贝 哩。

妻子：来，满上 ！
丈夫：满上 。
妻子：吃呀，怎么

那么斯文！

丈夫：吃 呀，吃呀！好久没吃到这 么好的
饭菜 了；

凄子：你呀 ，你做菜做饭 ，还能吃 出个味 儿
来；

丈夫：那以 后你就老给咱做 出味儿来！
妻子：说的 轻松 ，我是八 小时工 作制，你 能

和我 比。
丈夫：可我……
妻子：可你咋，你是凭聪明才智 ，坐班不坐

班谁 管你来 ！多亏遇到你这个大知识分子给我抬
重！

丈夫叹 了 口 气 ，放下 了筷子 。热茶便放在他
的面前 ，一只胳膊还搭上 了他的肩 头。

妻子：几等 ？
丈夫：特等 。
妻子 ：我 说呢 ，什 么奖 ？
丈夫：特别奖 。
妻子 ：设计特别奖 ？
丈夫：不是。
妻子 ：改革特别奖 ？
丈夫：不是 。
妻子：超额特别奖 ？
丈夫：不是 ！
妻子 ：文明礼拜特别奖 ？
丈夫：不是！

　妻子 ：计划生育特别 奖 ？五好 家庭特别奖 ？

丈夫：咳 ！都不是！
妻子 ：那是什 么？
丈夫：五好丈夫特一别 一奖 ！
妻子；什 么？
丈夫：奖金嘛，由 培养本人的妻 子发给 ！
妻子：好啊！
孩子 回来了，听见 了后面的对话。

孩子 ：妈妈，你也发给我奖金 吧！发给吧！

朝阳
礼物 （ 散 文 ）

泾阳　刘羽 升

我一生不 曾 与金 银
结缘 ，不 但不 曾佩 戴过
金银首饰 ，而 且读了大
半辈子书 ，也不 曾买过
一支金 笔。但今年却意
外地得到 了 一块金 币 。
在我看来 ，这金币的价
值远远超过 了 它本身所
具备的价值。

它是一 位 十 多 年
前的 学生 特 意 送 来
的。

三月 的一天 ，我忽
然收到 她从美 国 寄来的
信，说是近期可 回 国 ，
并要来小镇访我。果然
没几天，她便和一位陪
同者风尘 仆 仆地 赶 来
了。谈话 间 ，她高兴地
告诉我 自 己已经读完了
博士学位。这我倒是听
说过的 ，但天下 重名 重
姓的人多了 ，我不敢肯
定那博士就一定是她 。
那天 ，她真实地坐在我
的当面 ，我怎能不 为她
的成功感到 高兴呢？

我兴奋得说不 出 话
来，只 能用眼神表示 自
己的 祝贺 。然而她却说
她能取得一点成绩全 是
老师教育的结果。我知

道她这 “老师 ”
指的是谁 ，所
以心里很觉不
安。不要说我
是多 么平庸的

人人了 ，即使算
一个尽责任的
教师 ，在那个
只要 白卷，不
要知识的时代
里，我能教给
学生 些什么
呢？

我淡淡一
笑，表示她 说 的 过 分
了。

她变得严肃起来 ，
对我说：“在学校的时
候，我虽然没有告诉过
你我的 出 身，但我相信
你是知 道 的 。你 的 谈
话，你对我 的 友善 态
度，对我是一种无形的
勉励。”

　这倒是事实。记得
她初分到 我 们 班 的 时
候，学习 、劳动都很认
真，就是整天顺着眼，
不大说话，看起来怪可
怜的。后来经过了解 ，
才知道她父亲早在一九
五七年就被发配到东北

一个荒凉的地方劳教去
了。她跟着母亲生活 ，
而母亲其时 又 蒙 受 着
“走资 派”的不白 之冤 。
她那时还不过十六、七
岁，心灵上就受到 了 这
样的刨伤，良心怎能不
使我同情这个可怜的孩
子呢？

我对 她 说：“孩
子，你应该相信 中国的
前途 是 光明的 ，我们的
命运总有一 天 会 好 起
来。”一 句话说 得她热

， 泪扑簌簌掉 了下来，嘴
角第一 次挂起 了 微笑。
从此 ，她和我的接触多
了起来 ，我也经常介 绍
书籍给她读。

“老师，”她继 续
说，“你可能不 了 解你 当
时的话对于 我这个陷于
孤岛上的人的作用 ，但

确是你那句话 ，给 了我
生活的 勇 气 和 力 量 …

如果真 的 如 她 所
说，我的话给 了 她很大
的鼓舞 ，那是我始料不
及的 。但是 ，她 目 下 的
话却给 了我不少启迪 和
教益。我终于 明 白了一
个做教师的应该怎样对
特自 己的学生。

临走的时候，她掏两全 其 美　王炬

出一块铸有 “寿”字的
纪念金 币 ，恭恭敬敬地
递给我。这意思是很 明
白的，她希望我能欢度
晚年。但是，我拿什 么
礼物给她呢？物质的东
西我是不愿拿的 ，但一
时还想不出 更好的东西
来。

月台 上 ，我对 她
说：“我希望下 次在这
里接待的是一 位 中 国的
居里夫人。”她不好意
思地笑了。但是，当火
车一声 长 鸣 ，发 出 深
沉、有力的 轰 轰 声 响
时，我分 明真切地感受
到了一位普通教师所肩
负的历史重任。

笑话广播电台
华盛顿WLOK是

两年前诞生 的 广 播 电
台。这个 电台 因 为专 门
播放笑话 ，所以被誉为

“ 笑话广播 电台”。它
全天大部分时间 播送笑
话和幽默短剧 ，内容常
常令人捧腹不 已 ，很受
华盛顿听众欢迎。

（陆承 荐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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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院断想 （ 随笔 ）
曲明

　选取最朴素的语言 吧！大段论理
是雄辩家的事。

“同 志”这 个 词 过 去 派 何 用
场，我没研究过。但就它 眼 下 的 功
能，似乎仅限于陌生人。比如：在 商
店的柜台前，在徘徊的叉路 口 ……但
在不少影片 中 ，当 中 间人物 执 迷 不
悟，正面人物就会痛心疾首地大呼一
声：“××同志——”似 乎 惟 其 如
此，方才显得有 力量。殊不知，听得
多了使人很不 自 在了 。

该说的 说完了，那就沉默。缓缓
移动的镜头，悠悠而生的音乐，同 样
也是 语言。

你须掌 握 观 众 心
理，过 场 戏 不 可 太
拖。

值得玩味的是 ，兵
对兵 、将对将的古典打
法，在现代题材的影片
中却也屡见不鲜 。敌 人
头目 必是留给我方 “首
领”的，他人绝不敢靠
前，谁想抢个头功，导
演会第一个骂娘的 。

真实不等于赤 裸裸

的再现。断腿满天 飞 ，血 头 遍 地
滚，孩子们受不了！

失真只归咎 于故 事太 假 吗 ？
否。要我说，细节的失真 比前者更
糟。谁也不会 因大仲马一部 《恩 仇
记》，就 非要 学着样去碰碰财运。
没人去钻这个牛角 ，因 为大家知道
艺术的特性。细节 则 不然，诸如：

“炮火圈 中写情书”、“英雄至死
不咽气”等等，产生的 副作用是不
容低估的 。

生死离别 ，亲人欢聚，该哭就
哭，该笑就笑，感情至此，无所谓
失态。
　主人公一声悲 嚎，管弦乐队大

可不必一拥而上，若再引出一首不
伦不类的插曲来 ，就会更煞风景。

步步高　孙占辉摄


